
音
樂
晚
會
在
和
睦
的
氣
氛
下
開
始
了

，
節
目
都
是
我
所
喜
愛
的
，
兩
小
時
很
快

地
過
去
了
。
散
場
後
，
白
扶
我
步
出
禮
堂

，
在
一
塊
草
坪
上
坐
下
來
，
暢
談
著
彼
此

的
抱
負
和
理
想
。
一
陣
寒
風
襲
來
，
我
不

禁
連
打
了
兩
個
寒
噤
，
白
把
他
身
上
的
夾

克
脫
下
來
披
在
我
身
上
。

﹁
你
頸
上
掛
的
是
什
麼
？
﹂
他
指
著

我
頸
上
金
鍊
問
。

﹁
金
十
字
架
。
﹂
我
說
：
﹁
哥
哥
遺

贈
給
我
的
。
﹂

﹁
對
啦
！
你
哥
哥
生
前
是
一
個
很
虔

誠
的
基
督
徒
，
他
總
是
相
信
肉
體
的
死
去

便
是
靈
魂
的
永
生
，
所
以
他
一
向
視
死
如

歸
。
﹂﹁

願
哥
哥
在
快
樂
的
天
國
。
﹂

﹁
你
也
是
基
督
徒
？
﹂

﹁
嗯
！
﹂

﹁
只
要
不
是
魔
鬼
，
我
都
信
任
。
﹂

﹁
你
看
我
是
不
是
？
﹂

﹁
這
要
問
你
自
己
了
。
﹂

他
竟
被
我
問
得
一
時
答
不
出
話
來
。

這
樣
的
談
話
，
一
直
繼
續
到
深
夜
二
時
，

他
才
叫
車
子
送
我
返
校
。

娟
，
我
已
深
深
地
體
會
到
何
謂
﹁
女

為
悅
己
者
容
﹂
了
。

海
瀾

茹
娟
：今

天
是
禮
拜
天
，
一
清
早
白
便
來
邀

我
一
同
去
教
堂
。
到
教
堂
去
作
禮
拜
的
人

意
想
不
到
的
多
，
這
是
亂
世
人
民
祈
望
和

平
的
必
然
現
象
，
在
和
諧
的
讚
美
詩
中
，

我
虔
誠
地
祈
禱
上
帝
能
阻
止
那
種
慘
無
人

道
的
行
為
。
過
去
在
抗
戰
期
間
，
我
雖
已

飽
嚐
了
戰
爭
滋
味
；
但
在
今
天
，
當
我
發

現
到
愛
情
的
甜
蜜
時
，
我
才
真
實
地
體
驗

到
破
壞
人
倫
和
毀
滅
人
性
的
殘
酷
來
。

我
禱
告
完
畢
時
，
白
也
剛
剛
抬
起
頭

來
，
他
看
見
我
那
付
神
往
的
樣
子
，
開
玩

笑
地
問
：
﹁
你
禱
告
些
什
麼
？
是
不
是
祈

求
上
帝
賜
給
你
一
位
如
意
情
郎
呢
？
﹂

﹁
你
猜
錯
了
。
﹂
我
說
：
﹁
我
祈
求

仁
慈
的
上
帝
能
阻
止
暴
行
，
同
時
希
望
中

華
民
國
軍
人
都
能
抱
定
必
勝
的
信
心
，
克

盡
軍
人
天
職
，
使
人
民
重
新
過
著
和
平
安

樂
的
日
子
。
﹂

﹁
原
諒
我
剛
才
的
冒
昧
。
﹂
白
的
樣

子
很
懺
悔
：
﹁
海
瀾
：
﹃
我
絕
不
會
使
你

失
望
的
；
只
要
時
機
成
熟
，
我
決
以
身
報

國
，
為
自
由
正
義
而
戰
，
光
榮
啊
！
﹄
﹂

我
很
感
動
，
我
感
到
白
是
偉
大
的
。

娟
，
你
說
是
嗎
？

海
瀾

茹
娟
：信

收
到
好
些
日
子
了
，
本
來
預
備
上

午
給
妳
寫
回
信
的
；
但
今
天
是
革
命
先
烈

紀
念
日
，
一
清
早
我
便
去
參
加
當
地
的
空

軍
烈
士
公
祭
，
在
莊
嚴
的
哀
樂
聲
中
，
我

看
見
白
悲
淒
地
走
到
烈
士
公
墓
前
去
獻
花

圈
，
我
知
道
那
是
他
特
別
致
祭
我
哥
哥
的

。
不
知
怎
的
，
瞬
息
間
，
我
內
心
起
了
一

種
無
法
形
容
的
痙
攣
，
眼
前
一
陣
發
黑
，

便
不
省
人
事
了
。

醒
來
後
，
我
躺
在
白
的
宿
舍
裏
，
他

正
坐
在
我
身
邊
默
默
地
誦
讀
印
度
大
詩
人

奈
都
夫
人
的
詩
句
。

﹁
感
到
好
些
嗎
？
﹂
他
看
見
我
醒
來

很
高
興
地
問
。

﹁
好
多
了
，
謝
謝
你
。
﹂

﹁
我
想
你
一
定
餓
了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
你
多
休
息
一
會
，
讓
我
去
給
你
料
理
點
食

物
。
﹂我

看
手
錶
已
是
下
午
一
點
半
了
，
的

‧

于
維
杰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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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需
要
點
食
物
來
充
飢
。
﹁
那
怎
麼
好
，

這
是
我
們
女
人
的
事
情
。
﹂

﹁
這
有
什
麼
關
係
，
最
有
名
的
烹
飪

家
還
不
都
是
男
性
嗎
？
﹂
他
微
笑
著
出
去

了
。

約
莫
過
了
三
刻
鐘
的
時
間
，
白
端
來

了
四
盤
菜
和
七
、
八
個
大
饅
頭
，
我
一
看

四
盤
菜
中
竟
有
兩
盤
是
我
平
時
最
愛
吃
的

糖
醋
魚
，
我
嚐
了
一
點
，
覺
得
很
出
色
，

比
一
般
菜
館
中
做
得
還
要
好
。

﹁
為
什
麼
這
樣
菜
做
兩
盤
呢
？
﹂
我

指
著
盤
中
的
糖
醋
魚
說
。

﹁
因
為
你
喜
歡
。
﹂
他
微
笑
地
望
著

我
說
。﹁

難
道
我
不
會
從
你
日
常
的
飲
食
看

出
來
嗎
？
﹂

飯
後
我
們
在
房
間
裡
聽
唱
片
，
白
收

藏
得
很
多
，
多
半
都
是
古
典
音
樂
，
也
有

不
少
歐
美
流
行
歌
曲
。

當
我
們
聽
完
幾
張
古
典
音
樂
的
唱

片
之
後
，
白
把
﹁Y

ou are alw
ays in m

y 
H

eart

﹂
一
唱
再
唱
。

﹁
為
什
麼
老
是
放
這
張
照
片
呢
？
﹂

﹁
因
為
我
要
向
一
位
美
麗
的
小
姐
求

愛
。
﹂
他
拉
開
抽
屜
，
取
出
一
個
預
先
準

備
好
的
鑽
戒
交
給
我
，
帶
著
祈
求
的
聲
調

說
：
﹁
妳
能
答
應
我
嗎
？
﹂

雖
然
沒
回
答
，
卻
低
頭
默
認
了
。

﹁
妳
答
應
我
了
。
﹂
他
過
來
熱
烈
地

握
著
我
的
雙
手
。

經
過
一
番
親
暱
之
後
，
我
冷
靜
地
告

訴
他
說
：
﹁
但
是
我
必
須
先
得
到
母
親
的

同
意
。
﹂

﹁
我
相
信
伯
母
會
贊
成
我
們
的
。
﹂

他
很
高
興
地
說
。

茹
娟
，
妳
知
道
我
是
母
親
唯
一
的
愛

女
，
哥
哥
的
陣
亡
曾
使
母
親
痛
不
欲
生
，

妳
看
母
親
會
答
應
我
嫁
給
一
個
飛
行
員
嗎

？
妳
認
為
我
們
婚
姻
的
前
途
是
美
滿
的
嗎

？
我
盼
望
著
妳
的
指
示
。 

海
瀾

茹
娟
：妳

說
得
很
對
，
愛
情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
，
戀
愛
的
繼
續
便
是
結
婚
。

茹
娟
，
剛
才
收
到
母
親
的
回
信
，
她

竟
完
全
同
意
我
們
的
婚
事
，
並
說
我
既
然

嫁
給
一
個
軍
人
，
便
應
該
鼓
勵
他
為
國
家

民
族
未
來
的
前
途
而
奮
鬥
，
效
法
先
烈
為

國
捐
軀
的
精
神
，
不
要
為
了
她
而
有
所
顧

慮
…
…
。

茹
娟
，
我
太
感
動
了
，
我
要
把
母
親

的
來
信
帶
給
白
看
，
不
多
寫
了
，
我
們
下

次
談
吧
！

海
瀾

茹
娟
：我

不
知
該
怎
樣
告
訴
妳
才
好
，
白
作

戰
受
傷
了
，
上
禮
拜
天
晚
上
，
白
奉
命
帶

隊
去
轟
炸
長
江
上
游
的
船
隻
，
他
炸
沉
了

六
艘
船
後
，
不
幸
被
船
上
的
砲
火
擊
中
座

機
尾
部
，
他
勉
強
飛
出
敵
區
跳
傘
，
被
當

地
的
老
百
姓
救
起
，
現
已
轉
送
到
該
地
的

空
軍
醫
院
療
養
。

這
是
白
的
同
事
江
告
訴
我
的
，
我
急

於
要
去
探
視
白
的
傷
勢
，
下
次
再
談
。海

瀾

茹
娟
：若

不
是
床
頭
的
病
人
卡
片
上
寫
著
﹁

白
慕
飛
﹂
，
我
真
不
敢
相
信
躺
在
床
上
的

是
白
，
他
臉
上
的
皮
全
被
火
燒
去
，
除
了

一
對
炯
炯
有
光
的
眼
睛
外
，
我
再
也
找
不

出
什
麼
地
方
像
白
了
。

﹁
白
，
為
什
麼
不
早
些
告
訴
我
？
﹂

﹁
我
怕
妳
會
為
我
難
過
。
﹂

﹁
想
不
到
你
也
如
此
不
了
解
我
，
難

道
你
認
為
我
是
那
麼
禁
受
不
起
考
驗
的
人

嗎
？
﹂﹁

話
不
是
那
麼
說
…
…
﹂
他
低
下
頭

沒
再
說
下
去
，
我
看
得
出
他
內
心
的
痛
苦

。
我
正
想
問
他
別
處
的
傷
勢
，
白
無
力
地

垂
下
頭
去
，
這
時
護
士
小
姐
跑
來
警
告
我

，
白
的
左
腿
剛
動
過
手
術
，
不
可
多
與
他

談
話
，
有
什
麼
事
可
以
問
她
。

我
揭
開
被
子
一
看
，
天
啊
！
白
的
左

腿
自
大
腿
以
下
全
沒
有
了
，
上
面
包
著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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塊
紗
布
。

﹁
白
，
你─

的─

腿
﹂
我
的
眼
淚
不

禁
簌
簌
地
流
了
下
來
。

﹁
海
瀾
，
不
要
難
過
，
你
不
是
說
軍

人
應
該
克
盡
天
職
，
為
國
捐
軀
嗎
？
﹂

茹
娟
，
白
的
確
太
使
人
感
動
了
。
無

論
如
何
我
要
終
身
奉
侍
他
。

海
瀾

茹
娟
：時

間
過
得
真
快
，
當
白
受
傷
入
院
時

，
正
是
杜
鵑
花
開
的
時
節
，
現
在
已
是
萬

家
歡
度
歲
末
的
時
候
了
。
其
間
我
終
日
無

心
吃
飯
、
睡
覺
、
上
課
、
打
球
。
我
把
大

部
分
的
時
間
都
獻
給
白
，
眼
看
他
的
傷
勢

一
天
一
天
地
好
起
來
，
內
心
有
一
種
難
以

形
容
的
安
慰
，
今
天
我
到
醫
院
去
看
白
，

他
的
傷
勢
已
復
原
，
精
神
也
很
好
，
他
一

見
我
進
來
便
說
：
﹁
海
瀾
，
再
過
幾
天
我

便
可
以
出
院
了
。
﹂

﹁
感
謝
上
帝
！
﹂
我
說
：
﹁
我
們
何

時
結
婚
？
﹂

他
嘴
唇
抽
動
了
一
下
，
沒
有
說
什
麼

。
低
下
頭
在
沉
思
，
臉
色
漸
轉
為
蒼
白
。

﹁
不
舒
服
嗎
？
﹂

﹁
不
，
海
瀾
，
我
已
是
一
個
殘
廢
的

人
了
，
希
望
妳
別
再
提
起
這
件
事
。
﹂

﹁
白
，
不
要
說
這
種
傻
話
，
我
們
相

處
如
此
久
，
難
道
你
還
不
瞭
解
我
嗎
？
﹂

﹁
還
是
等
我
出
院
後
再
談
吧
！
﹂
他

裝
出
笑
容
說
。

形
式
的
表
現
不
一
定
就
能
決
定
內
容

，
白
的
笑
正
是
他
內
心
痛
苦
的
表
現
。

我
感
到
白
變
了
，
變
得
比
從
前
沉
默

而
憂
鬱
，
我
想
這
也
許
是
身
體
受
傷
後
，

心
理
上
產
生
的
變
化
，
相
信
他
會
慢
慢
地

好
起
來
的
。

海
瀾

茹
娟
：戰

爭
惡
化
了
，
京
滬
相
繼
淪
入
敵
軍

手
中
，
人
心
惶
惶
，
我
在
為
留
在
上
海
的

母
親
擔
憂
。
白
終
於
出
院
了
，
他
裝
了
一

隻
假
腿
，
走
起
路
來
雖
然
顯
得
很
吃
力
；

但
在
平
滑
的
柏
油
馬
路
上
散
步
時
，
還
看

不
出
來
。
白
已
無
法
再
飛
行
，
他
退
役
了

，
我
想
憑
他
的
智
力
再
去
找
份
適
當
的
職

業
總
不
成
問
題
；
何
況
他
還
領
到
一
筆
數

目
相
當
可
觀
的
退
伍
金
和
獎
金
可
以
作
經

商
的
資
本
呢
！

茹
娟
，
我
真
高
興
，
白
終
於
答
應
我

在
一
星
期
內
舉
行
婚
禮
；
並
且
說
要
在
今

晚
隊
上
為
他
舉
行
的
惜
別
會
上
，
向
大
家

宣
布
這
個
消
息
。

晚
上
的
惜
別
會
，
雖
然
到
的
人
很
多

；
但
氣
氛
卻
相
當
沉
悶
，
大
家
都
很
少
談

笑
，
我
深
深
地
體
會
到
人
與
人
之
間
生
離

死
別
的
滋
味
。

白
今
晚
吃
醉
了
，
他
沒
有
當
眾
宣
布

我
們
結
婚
的
消
息
。
不
知
怎
的
，
我
總
感

到
白
好
像
有
意
在
躲
避
我
似
的
。
娟
，
你

看
我
該
怎
麼
辦
呢
？

海
瀾

茹
娟
：你

不
必
再
為
我
設
法
了
，
因
為
白
已

於
今
晨
去
了
；
到
敵
區
打
游
擊
去
了
，
這

是
他
留
給
我
的
信─

海
瀾
：
感
謝
妳
兩
年
來
給
予
我
的
安

慰
和
鼓
勵
，
使
我
感
到
愧
無
以
報
，
如
今

我
已
殘
廢
，
我
只
好
把
這
個
心
願
寄
望
於

來
生
。海

瀾
，
人
只
要
相
愛
，
又
何
必
一
定

要
生
活
在
一
起
呢
？
而
今
一
切
都
已
事
過

境
遷
，
我
希
望
妳
不
要
太
認
真
；
太
認
真

只
是
徒
增
彼
此
的
痛
苦
，
愛
情
要
提
得
起

，
更
要
放
得
下
。
海
瀾
，
你
若
真
心
愛
我

，
便
應
該
原
諒
我
的
不
別
而
去
，
因
為
唯

有
如
此
，
才
能
使
我
比
較
安
心
。

我
還
記
得
當
年
在
美
國
受
訓
時
，
一

首
流
行
歌
中
的
兩
句
歌
詞
：
﹁
老
兵
永
遠

不
死
，
他
們
只
是
漸
漸
地
凋
謝
。
﹂

海
瀾
，
我
還
年
輕
，
只
不
過
斷
了
條

腿
而
已
，
難
道
我
就
從
此
凋
謝
了
？
不
！

絕
不
！
我
雖
然
不
能
再
飛
上
天
空
去
捍
衛

祖
國
的
領
空
；
但
我
還
有
的
是
打
擊
敵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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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力
量
。
我
已
與
一
位
在
敵
區
打
游
擊
的

朋
友
取
得
聯
絡
，
當
妳
讀
到
這
封
信
時
，

我
已
加
入
他
們
神
聖
的
行
列
了
。

此
去
我
將
改
姓
換
名
，
除
非
神
州
重

見
天
日
，
我
決
不
回
來
。
如
果
妳
執
意
要

找
我
，
縱
然
妳
踏
破
鐵
鞋
，
恐
怕
也
難
如

願
以
償
。

海
瀾
，
再
會
吧
！
望
妳
珍
重
自
己
的

前
程
。

慕
飛
匆
草

茹
娟
，
當
此
亂
世
，
明
天
的
事
還
不

知
如
何
？
又
怎
敢
預
期
將
來
，
前
程
茫
茫

，
我
也
該
起
程
去
追
趕
白
的
行
蹤
！

果
真
此
行
找
不
到
白
時
，
我
也
決
定

加
入
敵
區
游
擊
隊
的
行
列
。
在
自
由
的
旗

幟
下
，
縱
然
我
和
白
不
能
會
面
，
我
們
也

必
是
靈
犀
相
通
的
；
也
唯
有
如
此
，
我
才

能
安
心
。

茹
娟
，
但
願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我
們
能

在
自
由
的
國
土
見
面
。

海
瀾

這
是
海
瀾
給
茹
娟
的
最
後
一
封
信
，

以
後
便
沒
再
得
到
他
們
的
任
何
消
息
，
當

我
讀
完
最
後
一
封
信
時
，
眼
中
已
因
充
滿

了
淚
水
而
模
糊
不
清
了
。

隱
隱
地
我
彷
彿
看
見
慕
飛
和
海
瀾
在

青
天
白
日
滿
地
紅
的
旗
幟
下
攜
起
手
。
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調
到

松
山
基
地
，
才
第
一
次
知

道
有
﹁Snack B

ar

﹂
！

美
軍
顧
問
團
支
援
中

華
民
國
的
年
代
，
松
山
為

臺
北
地
區
的
唯
一
機
場
，

也
是
重
要
的
聯
絡
站
，
因

此
每
週
二
、
五
會
有
班
機

載
運
美
軍
或
眷
屬
往
來
臺

北
、
清
泉
崗
與
臺
南
基
地

，
一
個
消
磨
時
間
或
充
飢

的
地
方
﹁Snack B

ar

﹂
就

此
誕
生
。

早
年
，
華
籍
人
員
是

不
能
進
去Snack B

ar

消
費

的
，
而
且
它
只
收
美
金
，

後
來
管
制
較
鬆
了
，
知
道

門
路
的
人
就
有
辦
法
進
去

消
費
，
至
於
美
金
的
問
題

，
可
以
向
門
口
的
擦
鞋
童

換
取
，
那
時
的
匯
率
是
四

十
元
新
臺
幣
兌
換
一
美
元

。
當
時
最
常
買
的
是
七
毛

五
的
漢
堡
加
上
兩
毛
五
的

啤
酒
，
剛
好
是
一
元
。
那

時
麥
當
勞
尚
未
在
臺
灣
上

市
，
這
裡
的
漢
堡
和
啤
酒

可
是
正
牌
的
美
國
貨
，
市

面
上
完
全
吃
不
到
的
。
陶

伯
當
時
就
在
這
裡
服
務
了
，
除
了
他
還
有

一
位
華
人
，
兩
人
一
起
經
營
西
餐
廳
。

七○

年
底
再
回
到
松
山
時
，
美
軍
已

撤
走
了
，
但
西
餐
廳
仍
在
營
業
，
一
樣
是

陶
伯
在
經
營
，
當
時
菜
色
除
了
原
來
的
西

式
餐
點
，
還
多
了
一
些
中
式
快
餐
，
後
來

陶
伯
的
伙
伴
離
開
了
，
人
手
不
足
，
遂
將

太
太
、
兒
子
、
女
兒
都
拉
進
來
幫
忙
。
當

時
生
意
最
好
的
生
意
是
早
餐
，
許
多
人
會

來
買
三
明
治
或
是
蛋
包
火
腿
等
早
點
，
聽

說
時
任
總
統
李
登
輝
先
生
也
指
名
要
吃
他

的
三
明
治
，
這
讓
陶
伯
走
路
都
會
有
風
。

民
國
一○

○

年
因
貴
賓
室
整
建
，
西

餐
廳
規
劃
拆
除
，
加
上
陶
伯
年
紀
也
大
了

，
身
體
不
是
很
好
，
遂
結
束
西
餐
廳
的
營

業
。
聽
聞
沒
多
久
後
，
陶
伯
就
過
世
了
，

聞
訊
不
勝
唏
噓
。

民
國
一○

○

年
八
月
一
日
﹁Sn

ack 
B

ar

﹂
走
入
歷
史
，
我
們
這
些
老
松
山
們

不
時
會
提
起
西
餐
廳
的
味
道
，
因
為
其
中

有
﹁
人
﹂
的
溫
度
！
尤
其
陶
媽
幾
乎
把
我

們
這
些
小
伙
伴
們
當
成
自
己
的
孩
子
看
待

，
讓
我
們
在
這
裡
找
到
家
的
溫
暖
。
大
家

幾
十
年
來
出
入
西
餐
廳
，
那
裡
已
成
為
我

們
生
命
中
的
一
部
份
了
！

前
︵
一○

五
︶
年
部
慶
時
，
主
辦
單

位
邀
請
陶
媽
參
加
，
茶
會
上
再
次
端
出
豬

血
湯
，
雖
然
味
道
不
及
陶
媽
媽
當
年
的
手

藝
，
但
已
經
讓
我
感
動
到
快
哭
出
來
了
。

‧陳懷榕‧‧陳懷榕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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